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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或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的大多数，我们

都从未亲身经历过”，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媒体传达的信

息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从在媒体看到、听

到的故事中“了解”到许多事物。最近韩国人气电视剧

《苏里南》将作为剧中背景的南美国家苏里南描述成为

充满毒品、暴力和犯罪的负面形象，引发了苏里南政府

的不满。苏里南政府抗议称，该剧损害了本国的名誉，

将对制片方采取法律措施，并将通过外交手段向韩国政

府提出抗议。

实际上国际上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世界，他们

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与意识形态认同利用媒介和舆论对

发展中国家进行抹黑从而形成大家所看到的“他者”形

象。从这个新闻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于现实生

活中的很多事物是无法获得直接经验，比如苏里南这个

国家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通过媒介获得

间接的信息。正是从媒体中“了解”到事物的信息，从

而我们根据自身所了解的信息构建了我们自身所认为

“他者”形象。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自身媒介话语权优势在

国际舞台上“积极”地塑造着他国的国际形象，以达到抹

黑他国封锁他国话语权来强化对本国和本民族的认同。

一、他者与国家形象

“他者”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哲学，柏拉图认为

“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差异性同样

也昭示了同者的存在”。[1] 简单来说“他者”其实是相较

于“我者”之外的一个集合概念，其只要是“我者”之

外的事物，无论什么形式存在都可以视为“他者”。“他

者”国家形象是从形象学中延申而来，主要是通过研究

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并在文学中

流变的形象中寻找本民族的形象认同。所以对于“我

者”之外的存在事物在基于民族认同上就给与了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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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权力，国家形象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也在这种想象中

被不断塑造，从而他塑国家形象在“他者”的主观因素

下变得标签化、多变化、怪奇化。

在国际上西方国家的媒体中的中国大多以负面形

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如中美利益冲突时渲染“中国威胁

论”并且在经济上着重报道中国落后、发展不平衡；政

治上拿人权说事，指责中国专制限制人民发言；文化上

将中国怪奇化，宣传中国奇怪的民俗和饮食，如浙江的

特色美食童子尿煮鸡蛋；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丑化国人形

象并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解构中国文化，其经典的丑化国

人形象的代表非傅满洲莫属。

二、他者视域下中国家形象的展现

（一）“标签化”的国家形象

“标签化”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归类方式。通过“标签

化”将一个事物的的个性抹杀，从而形成符合他者利益

的形象以达到自己的抹黑他人的目的。在国际舆论场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迎合所谓的战略目的将中国

打上“落后、破坏环境”等标签。例如在功利主义的支

配下，西方媒体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及对非洲的援助等海

外活动定义为自身利益胁迫他国卷入的标签。在环境问

题上，近期演员莱昂纳多无视自己国家到其他深海捕鱼

造成生态危机，在推特上指责中国耗尽了近海鱼类资源，

事实上自身国家已经在其他海域进行捕鱼造成了生态危

机。且西方媒体对于日本排放和污水和驻日美军排放污

水的行为却视而不见，典型的选择性报道。

（二）“怪奇化”的文化景观

媒体奇观即“能体现当代社会的部分价值观、引导

个人的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

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2] 简单来说就是媒体为了吸引读

者在进行构建社会现实和呈现文化时采用猎奇的标题来凸

显文化的异质的逻辑行为。实际上“他者”确立的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自我确认”。通过构建“他者”异质形象来凸

显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因此西方媒体将中国地方性的个体

文化放到主流文化中大肆报道，突显中国地方亚文化中的

奇异性，从而塑造成一个充满怪异奇观的中国社会形象。

例如在《纽约时报》对中国节日文化的报道中，称

中国有许多特殊传统节日，比如西南地区泼泥节和吃虫

节，报道强调最为奇异的风俗之一是浙江东阳的童子尿

煮蛋。报道标题详解介绍了童子尿鸡蛋的做法，给人以

直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建构，然后又描述每天都有人用

桶收集新鲜的尿液，从侧面佐证中国人爱童子尿，制造

出到猎奇的新闻标题。在这种奇观视角下，在宏观上将

中国人收集童子尿是一种普遍而又异常的行为普遍化，

尤其是童子尿这一符号，给予了东方神秘色彩，从而塑

造出一个愚昧、封建、奇异的中国形象。

三、他塑国家形象的成因

（一）基于东方主义的想象

“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

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3]

对这个概念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层面是一

门学问即东方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一门学问，是记录和

叙述东方历史、人文的知识体系。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

西方学者，在文学、音乐绘画方面建立起了一套描述东

方的意象、说辞的思考框架。由此过渡到第二层含义即

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是

以一种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为基础，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

支配关系。在这种思维下，东方彻底沦为陪衬，一切对

东方的知识研究都成为西方人自我欣赏所需的“他者”

存在。简单来说西方人通过这一思维方式将东方丑化、

妖魔化，不考虑其真实性。由此延伸到第三层含义即一

套话语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对某一对象或话题的一组表

述，这些表述为围绕着某一主题的讨论加以限制并提供

了特定的语言知识系统即所谓的话语权。

在当下一些影视作品中依然看到“东方主义”逻

辑的影子，例如被誉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的《西贡小

姐》，将一个亚裔女孩强行设定为一个盲目爱上美国大

兵，为爱情抛弃亲情委曲求全的无脑形象。尽管这部剧

受到“种族主义”的指责，但是西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让

这部剧斩获无数奖项，从而塑造了外国人心中亚裔女性

的刻板印象。在好莱坞影视剧中，亚裔多从事着卑微的

工作，而中国有影响力的明星则是扮演反派角色如《加

勒比海盗》里的周润发、《致命武器》里的李连杰等。就

算是一些正面形象，也要在领导力和性吸引力上进行阉

割。如陈查理，他是一个聪明、机警、有正义感的侦探。

但是在作者将他男性特点过滤，把他孩童化、女性化，

让他对白人构不成威胁。同样电影中亚裔女性也陷入满

足西方人的桃色幻想的泥沼，如德国拍了一个叫《春天

味道》的广告，里面白人男子将占满汗臭味的衣服脱下

卖掉卖到其他国家，买到这件衣服的亚裔女性还对着衣

服一脸陶醉，从而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抗议。这种按照西

方人的想法去定义东方文化、东方人，不管你本来的样

子，深深体现了“东方主义”的内在偏见逻辑。

（二）新民族主义的抬头

进入 21 世纪，西方国家在欧债危机、金融危机、难

民危机的冲击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罕见的“利益”、

“安全”和“身份认同”问题的共振，极大地动摇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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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4]

西方世界为了应对国际国内的挑战，祭出了民族主

义的大旗，将经济、技术民族化。从民族主义一些研究

来看，其主要分为防御型和进攻型。防御型的民族主义

主要为了本国的稳定发展在经济上表现为面对威胁进行

反制，技术上表现为“科技自强自立”。例如我国为了突

破卡脖子技术，大力发展 5G 技术和光刻机技术，在航天

领域也实现了登月采集材料和火星探索以及空间站研发

的技术。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只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垄断，

科技文化上的霸权。例如西方一些国家将影视艺术文化

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输入，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在他国

建立企业盈利，在无形中打压了本国的科技文化的发展。

四、他塑国家形象对本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反思

（一）他塑国家形象对本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桎梏

在国际舆论场上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实

际上是话语权的博弈，话语权就是其倾斜的砝码。当今，

全球 50 家媒体公司占据了 95% 的世界传媒市场 90% 以上

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仅美国就占据了全球 75% 的电

视节目生产和制作。并且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也掌握

在美国的手中，因此在打舆论战时他可以封禁对方账号

进行信息拦截。例如因塞尔维亚反对科索沃混乱局势，

推特封禁塞尔维亚多个驻外使馆和一个领事馆的账号。

此外，推特上有一些支持俄罗斯的印度账号被封，理由

是它们显示出“协调的不真实行为”。因此西方媒体在信

息流量上进行空间压缩，在发布大量有关它国负面信息

的新闻时，甚至有意屏蔽本国发出的信息，这种信息的

不对等导致本国形象被迫塑造成他们所定义的“他者”。

（二）他塑国家形象对本国的形象塑造与传播的丰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者”的视角下的形象实际上

也是一种对对象国现实的一种镜像，尽管这种镜像的真

实性由构建者决定。但是，通过这种镜像我们可以清楚

的了解到自身在他国的真实想象，从而根据对方的“他

塑”来调整我们所要突破的缺口。

为了冲出西方媒体构建的负面“他者”形象，我国

提出了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此

中国将这个理念贯穿在之后的活动中，如积极地承担国

际责任，兑现了在气候大会、生态安全大会等国际上所

做的承诺。在推行“一带一路”上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

展，并且无息贷款给非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帮助希腊

度过危机。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无论是和中国有冲突的

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无偿捐赠了上亿的疫苗和抗疫物资，在无形中塑造了

可信的国家形象。在艺术创作上中国努力接轨世界审美

潮流，北京奥运会上的福娃、上海世博会上的海宝，都

是利用可爱的外表去向世界传达我们的中国热情和理念。

以及在对外交流上，将大熊猫作为交流使者，尼克松访

华时熊猫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8000 名美国民众冒雨接

机，首月参观人数突破百万。因此在形象设计上去贴合

青年人，冬奥会上冰墩墩和雪容融两个吉祥物的成功出

圈便是成功案例，依靠可爱的外表获得了国内国外人民

的喜爱，一下子成为“国国际顶流”，营造了一个可爱的

中国形象。中国在国际上派出维和部队，严厉打击犯罪分

子，积极营救在国外遭难的中国国民，展现了负责的大国

形象。在涉及国家主权时，中国保持强硬态度坚持自己的

底线原则，包括中美贸易战，佩罗西访台等事件中，中国

对其政要进行严厉的反制措施，外交官们压在推特上频频

进行舆论场上的立场争辩，不断地塑造一个可敬的形象。

五、结语

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

是“我者”和“他者”相互促进交流的结果。尤其面对

西方主流价值观中的“东方主义”逻辑框架，我们更要

警惕其意识形态的对抗而造成的恶意抹黑。面对新民族

主义的产生以及新冠疫情的叠加造成的不稳定的国际关

系，我们要加快自身实力的发展以应对成为西方国家转

移国内矛盾的靶子。

因此我们要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一方面扩大媒

体的阵容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要争夺话语表

征的空间，逆转国际失语的现状。因此我们要对西方的

话语进行解构，将西方文化进行二次创作，例如日本动

漫的成功就是利用本国的价值观去讲解他国的故事，整

个场景都是建立在他国的意象场景。网易游戏《阴阳

师》也是利用中国的价值观去讲述日本《百鬼物语》这

个故事，从而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喜爱。还可以利用当

下网络文学在国外很受欢迎这个契机，翻译大量中国武

侠小说，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中国，通过我们自己来建构

西方人所认为的“他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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